更多原创论文请访问论文同学网(www.lwtxw.com)

《骆驼祥子》悲剧意义 
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薄弱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骆驼祥子》是老舍优秀的代表作，也是30年代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故事真实描绘的是一个名为祥子的北平人力车夫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而三起三落的悲惨命运，他在黑暗的现实中痛苦的挣扎，最终还是逃不过黑暗的魔爪。祥子来自农村，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但是他的这一愿望“像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手那些辛苦与委屈”①，经过多次挫折以后，终于完全破灭。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他丧失了对于生活任何乞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下面就通过对主要人物祥子的人物形象及命运进行分析来说明其悲剧意义。

一、人物形象悲剧发生的根源
任何一则故事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祥子生活在一个肮脏、不讲人道主义的旧社会。连年的军阀混战造成了经济萧条，社会混乱和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里发生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不公平的，公平是穷苦人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或许在梦中能拨开乌云寻觅到。用作品中写雨的语言来说：“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这句话是当时的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穷苦人民的人间地狱，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黑暗社会里，许多穷人麻木的苟且偷生，剥削阶级抽干了他们的血后，还会贪婪的肯掉他们的骨头。在一个“吃人”环境中，下层劳动人民被人“吃”的残酷现实是无法改变的，他们的汗洒在昏黄的土地上且得不到一丝汇报，反而受到岁月的摧残。正如故事中老马说的“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我明白，我知道！”故事中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玩弄老百姓，敲砸他们的血汗钱的孙侦探对着弱小无势的祥子说道：“你，你呀，我的傻兄弟，把你放了像放了个屁；把你杀了像抹个臭虫。”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命就是那么的低微，那么的不值得一提。这正是那个社会的悲哀，也正是祥子人生悲剧发生的根源。

二、人物形象三起三落的悲惨命运

  作品生动的刻画了祥子这一形象，20年代，强权四起，军阀混战，大量的无路可走的农村劳动人民人流涌入城市。祥子因失去双亲和几亩土地来到了北平这个大都市。作品中描写祥子曾经是个正直、热爱生活的劳动者。他淳朴善良，热爱劳动，对生活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的精神。祥子是北京“最出色的车夫”行列中的人物。关于他的第一次买车的辛苦，作品中未作详细的描叙，而只是概括地交待了他“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不知流了多少汗滴”，“才挣出那辆车”。然而，买上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洋车，这对自幼失去了父母，在农村受尽折磨才来到城市谋生的祥子，毕竟是第一件使他感到惬意的快心事，因此，作品着意用了较多的笔墨写了他第一次成了车子的主人的“喜”：他“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哪一天……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有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地方。”于是他费尽了心思来盘算如何去过这个“双寿”。这些地方，对祥子的喜悦之情的描写，实际蕴含了深刻的悲。此处写祥子的“喜”，更是为了在后面写他买车的第三次“起”、“落”所经受的悲苦作了准备，是以写小喜为写大悲作铺垫。

关于祥子第二次买车的开头，是和第一次的失车结合起来写的。在军阀混战时，连北京城里的居民也感到惊惶的时候，祥子却不相信那些个传言。绝大多数的车夫都不愿意出城的时候，祥子却因而可以多得八九倍的车资，与另一车夫一起拉客人往西郊。他那自幼过惯农村生活所形成的保守和固执，作为北京第一等车夫行列的人物的好强，以及作为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的特点，都在这里显示了出来。然而，那个关于乱兵抢掠的“谣言”，却成了立竿见影的现实——祥子们没有把客人拉到目的地便连人带车地被十来个军阀的烂兵掳去了。作品略去了祥子在军营中受折磨和跟随部队在山中辗转的情况，经接着就写祥子趁部队车吃败仗使前走了大兵们枪来的三匹骆驼，这在剪裁上是颇为得当的。正当祥子为它的价值一百块钱的洋车忽然被化作“零”而“落了泪”的时候，却居然发现了骆驼，而且居然平安地牵走了骆驼，这在祥子是在感到“山穷水尽”时却又喜出望外，绝处逢生。作品对祥自从看见骆驼，打骆驼的主意，牵走骆驼，以及最后卖去骆驼的过程写得相当仔细，用去了一章半的篇幅，可谓是重笔。假如说祥子第一次买车主要是靠拼劳力而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爹日买车则是虽拼尽劳力，历尽险阻，但到头来却未能实现愿望。第一次，他使白手起家，而毕竟成功；第二次则是虽然是一开始就有了买骆驼的三十多元，并历经更大的艰辛，而最后却又退回到那令人心碎的“零”。这里，更显示了就军阀的混战和新军阀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恶，也说明了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一个个体劳动者要想成为“自由的”能掌握“自己的生活”的人的卑微愿望之不可能实现。祥子勤劳坚韧和淳厚善良的性格在第二次为买车而奋斗的过程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他每天非“拉过一定的钱数不收车”。有时甚至还“”像一只饿疯的野兽“去“强别人的买卖”。他更在生活上“自苦”，不仅不沾烟酒，连对于洋车夫来说是必要的“补气散火”的茶叶费用，也作了自我勉扣。这一切，都是为了“早早买上自己的车”。以后他先后去杨先生家、曹先生家“拉包月”也是为了得到比较稳定的买车存储，虽然这存储也是微薄的，却也毕竟避免了与同办“挣座儿”的不体面，更体现着他在做人上的好强。一次，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他在茶馆里等候后曹先生看戏的时候，看见一个不认识的洋车夫老马因为饥饿和寒冷而晕倒了，平常那么在生活上自我勉扣的祥子，却不吱声地给老马祖孙二人买来了十个热腾腾的肉馅包子，这一行为，更有着不平凡的意义：祥子，也有一颗淳厚有友爱的心！正因为祥子的勤劳、淳厚和善良的性格得到真实深刻的展示，作品中写到他为准备第二次买车而受到杨先生家的非人的奴役和被孙侦探勒索去全部积蓄，就更显示了那个罪恶的社会与劳动人民的根本对立，加深了读者对剥削者、压迫者的憎恨。

从时间顺序上说，祥子拉包月，是先到曹先生家，后到杨先生家。但作品却把祥子第一次到曹先生家略去不写，而先叙述他到杨先生家的情况，这对于揭露剥削者的残忍、铿吝有着重要的作用。杨先生有两个太太，养了一群孩子。每天，这一家成员到衙门、到市场、到学校、到幼儿园，其接送本来以够祥子忙累的了，但还叫他做车夫份外事：挑水、带婴孩、扫地。这家主人的“政见”是：“不准仆人闲一会儿”，甚至“不肯让仆人吃饭”，使得祥子自己掏腰包买烧饼充饥；给祥子睡觉的地方则是连腿也伸不直。作品对这些虽然着墨不多，但却已颇有特色地写出了剥削者们是怎样地把人不当人看待，同时，也说明了他要继续攒钱买车的钱又是多么的不容易！也正由于祥子要使那三十多元的数字往上增加已属不易，而最后却又竟连这三十多元的老根也彻底地被孙侦探拔去，这对于祥子更又是沉重的打击，他不甘心，他不挣扎。虽然他已知道了面前的孙侦探，就是拉自己到北京西山去受折磨、并抢去了自己的第一辆车的“孙排长”，但他还是“摸紧了拳头”，发出了“我招惹着谁了”的控诉，这是祥子反抗性格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祥子买洋车的第二个“起”、“落”，是和他的爱情与家庭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祥子是在和虎妞结婚以后由妻子用私房钱买到洋车的。因此，可以认为，作品写祥子被拉佚又从西山逃出，回到人和车厂，受到虎妞的关心，这也实际是为他的第三次终于买上了车而安下的伏笔。作品在写祥子第二次为买车奋斗的过程中，加进了对他与虎妞关系发展的描述，这是把第二次买车的失败和第三次买车的“成功”交织起来写，这不仅没有改变以祥子为中心的结构的单纯性，而且更使情节的发展显得愈加曲折有致。祥子从杨先生家回人和车厂那晚与虎妞的关系，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意外”，但这意外又决不是突然。被刘四耽误了青春的已三十多岁的虎妞，既然已经找不到一个“门当户对”的配偶，便看中了祥子这样一个从乡下来的老实的车夫，这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在他带着满肚子怨气从杨先生家回到车厂的那个夜晚接受了虎妞的挑逗，这一“意外”的出现，实际却正是符合于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的。然而虎妞毕竟是车厂老板的女儿，粗俗刁辣，看不起劳动，好吃懒做，况且人又长得丑陋，年岁比祥子大，如此种种，又是祥子所不中意的；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祥子为了挣钱买车而又不愿早早成家，这些，也就构成了下一步情节发展的“悬念”基因。因此祥子在和虎妞发生关系后，内心充满了矛盾，甚至惧怕虎妞。祥子第二次到“圣人”式的大学教授曹先生家拉包月，且多久未回人和车厂去看虎妞，正是这种矛盾和惧怕心情的体现。但虎妞终于用比片的方法，迫使祥子就范，并为祥子设下了“腊月二十七”回去给父亲刘四祝寿，讨老头子欢欣的计谋，最后，祥子终于不得不死心塌地地但又不甘心情愿地走向虎妞，但是，刘四做寿后，虎妞和父亲吵崩了，只好带着祥子一起离开人和车厂，到一个贫民杂院租了房子结婚。刘四决不愿“叫个乡下脑袋连女儿带财产全搬了走”，父女决裂了。这决裂充分显示了刘四的残忍、狠毒和薄情的本性。虎妞虽然帮助父亲剥削，但父亲实际上只不过把她当作可信的管家和不拿薪金的襄办看待，是父亲耽误了她的青春，使他的心理和行为出现变态，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看中了祥子，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祥子淳厚和勤劳。希望与祥子一起继承父亲的产业，这种思想，对于虎妞来说也是自然的。再说，祥子不是也曾想在有一辆车后，继续挣钱买第二辆、第三辆车，并租给别人拉么！这也是剥削。在这里，他们分歧其实只在于：虎妞是希望祥子不再拉车而当一个纯粹剥削者，而祥子则是想在剥削的同时也做一个拉车的劳动者，这也正是小生产者的思想特点。后来，虎妞难产而死，写虎妞的悲剧，也是为了加强祥子的悲剧。对虎妞的死，作品中这样地做了评论：“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这“另有原因”，一方面是指传统的封建思想和习俗对人们精神的奴役，而另一方面，也使更重要的，则是指那个罪恶的社会和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的迫害。

 作品中，从祥子买车的第三次“起”“落”引出了二强子一家。这正是为表现祥子在虎妞死后走向堕落作准备，并进而对他的终于堕落起了烘托作用。假使按时间顺序，从祥子和虎妞住到大杂院起就会较快接触同住杂院的人家，也应包括二强子一家。但作品对这一家情况的介绍，却是从虎妞决定给祥子买二强子的车开始。关于二强子把女儿小福子卖给军官，做生意蚀本，买新洋车、喝酒，踢死老婆，为埋葬老婆而决定卖车，这些都是作为回叙交代的。二强子的车，虽然是用逼卖女儿的钱买来的，但他毕竟一度做了有“自己的车”的人了，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成了一个“自由的洋车夫”。由于家庭的拖累，妻子的死，终又使他失去“自己的车”，这对终于再一次又有了“自己的车”的祥子的未来的命运已是一个预示。这里还写了祥子和小福子的爱情，祥子和小福子之间是真挚的爱情，不过，确实也是带着悲剧色彩的爱情。祥子在对待爱情方面，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他想他可负不起养她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虽然他爱小福子，但是他还是选择了离开。正如书中说的“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或许这个爱情原则在当时那个残酷的社会里用得比较广泛。而那种为了爱而不顾一切的爱情是难以寻获的。可见，爱情在旧社会里也大多是以悲剧来收场的。这不能怪人民的麻木，怪就怪当时社会的残忍与无道。
随着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他掏坏，打架，占便宜，为了几个钱出卖人命。拉车曾经是他唯一的指望，后来却讨厌拉车了，连他的外形，也变的肮脏了。一次次的波折使得他丧失斗志，迫使他放弃了尊严。没有了尊严就等于没有了生命，他最后就像行尸走肉般寄生在这个昏暗的社会上。那时的他已经成了“钱的附属品，一切要听他的支配”。祥子把院子卖了六十块钱。为了钱，如今的祥子是任何事都做的出的。在这之前，他还变法子骗钱，连他一直都尊称为好人的曹先生家的钱，他都骗来吃喝。最后，他靠干红白喜事做杂工来维持生计，成为了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而在祥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他从来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更不是什么英雄，但买车辆作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对命运的反抗，和改变低贱处境的努力，最后却完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损害，而没有任何怨由。祥子被剥夺掉了，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东西的毁坏不是表现为一个品德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及精神上的毁灭。

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做个好鬼似的。”然而，这个在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样子，在人世间却没有能够始终成个好人。他终于自甘堕落，由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底层劳动者，在不公平的社会里沦为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人们从祥子的从“人”变成“鬼”也就会进一步引起深思，把憎恨移向罪恶的旧社会。

人在社会中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在他所生活的社会的产物。在这里，阶级与阶级的对立，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破坏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表现为深刻的人物身心的摧残和折磨。作为一个没有觉悟的个体劳动者，尽管他怀有改善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却完全不懂得什么才是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他从来没有想到应该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仅仅是执拗地幻想凭借个人的要强和努力去达到这样的目的。他的人生理想是狭小的，他的斗争手段更是错误的。结果，使自己远离了周围的朋友，孤独无援，更加无力抗拒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三、精湛的现实笔法表现人物的社会悲剧

此书的最大特色是以精湛的现实笔法表现人物的社会悲剧。上面已经提到的祥子的遭遇是个悲剧，小福子的遭遇由何尝不是呢？迫于生活的无奈，为了撑起将要坍塌的家，他只能怀着高洁的心灵而做暗娼。最后因不堪凌辱而自尽。老马，小马的遭遇也是个悲剧，他们两个是相依为命的亲人。旧社会带给他们的是饥饿和寒冷。老马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因又冷又热而晕了过去。后来又因无钱给小马儿买药，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小马儿死在自己的怀里。本来老马还是个热心肠的人，而当遭遇了太多不幸后，他只能抱怨社会的不公，正如他所说“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在围绕着祥子经历的描写中，作品中也写到了别的一些人物和当时社会的畸形面貌。车厂主人刘思的残忍霸道，大学教授曹先生和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二强子的欲起又落的经历，老马小马祖孙两代的凄凉光景，小福子的一步一步走向毁灭，以及大杂院、“白房子”等处的残酷景象。由此交织而成的生活画面，作为整个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突出地表现了祥子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像这样勤俭和要强的人最后也终于变成了头等的“刺儿头”，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就格外清楚地暴露出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人们心灵得罪恶。作品写道 ：“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老舍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怀着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写下这个悲剧的。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激愤的控诉力量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深深地烙上读者的心坎。

综上所述，老舍出身于贫民家庭，他深知下层市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情感和性格，所以能在此篇中生动的刻画众多下层市民的形象。作者在作品中倾注了他对贫苦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他用朴素的叙述笔调和具有北京味的语言风格刻画了书中的人物形象和富有地方特色的生活画面，让人读起来很有味道和亲切感。祥子为中心是作者创作作品的动机——“从一个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作者把车夫祥子为中心是必然的；另外老舍创作《骆驼祥子》的宗旨在于反应“血和泪交织成的真实画面”而祥子则是这个画面的中心无疑。故事的结局弥漫着一种苦闷绝望的氛围，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作者这具有浓厚的悲观态度。书中提到小马儿的祖父在失去同他相依为命孙子后对祥子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干苦活的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蚁吗？独自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叫小孩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逃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光，谁也没法儿治他们！”可见作者认为只要人民大众都联合起来，心连心，一起点燃烛光去照亮那个黑暗的社会，人民是会取得成功的。故事以凄凉的悲剧做结尾正是为了反映当时腐蚀人性的黑暗社会，让人民清楚的认识周围的一切，好让贫苦的人民都觉悟起来，去痛恨那个“吃人”的社会，并且去反对它。
祥子的悲剧是对旧社会不合理制度的有利控诉。在旧社会里，贫苦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是一个大悲剧，这种悲剧不是人为造成的，是那个残忍，无道的社会造成的。无论是人性，或是爱情都在这个“吃人”的世界里被扭曲，或者被异化。许多劳动人民就像行尸走肉般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信念，没有理想，甚至没有了人性，只留下了以吃喝嫖赌为主要生存意义的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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